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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传媒记者林 立/文 杨 辉/摄
说起青瓷，自然就会联想到“高级”这个词。
素雅恬淡的色彩，别致精巧的造型，是

青瓷留给人们的深刻印象。走入黄岩博物馆
青瓷厅，人们更会惊讶地发现，原来青瓷有
如此丰富的形态。

比如这件外形呆萌的“唐穿带青瓷壶”，
孩子们看了，都会想起自己画过的小乌龟。

“运动款”青瓷

既然是壶，就有壶口和壶身。唐穿带青
瓷壶上扁下鼓，壶口平整，壶颈短细，结合鼓
起的壶身，通体圆润的线条，像极了一只屁
股着地、竖起来的乌龟。

而这只乌龟的四条“腿”，则是短得可
爱，近前一看，是四个凸起且中空有孔的“小
耳环”。

它们有专门的名词，叫“环耳、沟槽”。
在黄岩博物馆宣教部主任蒋艾琳的讲

解下，这把酷似萌龟的壶，瞬间有了强劲的

运动气质，因为这种壶是唐朝人们长途跋涉
时的便携式水壶。

“穿带壶因壶两侧有穿带或绳索的环
耳、沟槽而得名，人们无论是骑马还是步行，
都可以将绳子穿过这些环耳，将装有水或者
酒的壶背在肩上，行军打仗时也会用到。这
只壶足以装下两瓶矿泉水的水量，肚量算得
上大。再看它的脖子之所以这么细，是为了
防止在运动中水被摇晃出壶口。这种形态的
壶，在北方比较常见，因为骑马的人多，南方
就比较少用到。”

大多数人看过古装影视剧都有一个印
象，无论游牧民族还是汉人骑马时带的水囊
都是皮革制品为主，这一把壶怎么是用青瓷
做成的呢？

其实，皮革水囊也可以说是水囊的一种
演变形态了。在更久远的商周时期，用于旅
行、打仗盛水随用的穿带瓶（壶），更多采用
的是金属材质。这种金属材质的穿带瓶（壶）
通过丝绸之路由西域传入我国。金属珍稀贵
重，擅长陶器的国人很快就研制出陶质穿带
瓶，取代金属穿带瓶。从后世出土的汉晋时
期陶瓷生产中，就发现有大量的类似穿带器

型的瓶（壶）。
因此，在青瓷工艺高度成熟的唐代，穿

带青瓷瓶（壶）的诞生再自然不过了。青瓷是
最早的瓷器品种，浙江可谓是青瓷的故乡。
从夏商至明清，三千余年青瓷产品源源不
绝，而发展到唐朝时，青瓷制品已经无所不
包，出现了很多把玩乐趣大于实用性的工艺
品，穿带壶就是其中一种。

唐、辽、五代时期的穿带青瓷瓶（壶）工
艺水平极高，同时品种极为丰富，如今全国
各地博物馆所珍藏的穿带青瓷瓶（壶），几乎
都是这几个时期所产。

这些出自大唐匠人之手的穿带青瓷壶，
既保留了西域瓶的野性风情，又具有中西合
璧后的浓厚文化色彩。在实用性以外，开发
出了高雅的艺术性。透过这些融汇中西的穿
带青瓷瓶（壶），我们可以想象出在政治稳
定、经济文化繁荣的唐代，汉民族这个群体
是多么具有包容性与创造性。

黄岩博物馆所藏的这把唐穿带青瓷
壶，除了上方耳环有些许破损，整体保存
完好，在出土的同类青瓷瓶（壶）中都可谓
一件珍品。

这件穿带壶极简的外表下，布满考究的
细节和复杂的工艺。

越窑出品，必属精品

黄岩博物馆所藏的这把穿带青瓷壶，是
在黄岩区新前街道屿下村出土的，由陈云岳
先生捐赠。经考证，从制作工艺和烧造时间
来推断，这把壶应该是在温岭下圆山烧造，
属于越窑系制品。

越窑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青瓷窑系，被
称为“母亲瓷”。

越窑位于浙江省，唐代越窑的烧造地
主要集中在上虞、余姚、宁波等地，以后逐
渐扩展，形成越窑窑系。越窑出产的瓷器，
釉色以青、绿、绿中间黄为主，造型精美，
器物众多。

早在东汉时，越窑所烧造的制品就基本
成熟，此后经历了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大发
展时期，越窑制品在隋、唐、五代达到了全盛
期，这股势头一直延续到北宋中期渐趋衰
落，到南宋时，越窑的生命力逐渐走向尾声。

唐朝是越窑工艺最精湛时期，而越窑也
成为了“贡窑”，绝大多数产品都进贡给了唐
代宫廷。尤其是越窑中的“秘色瓷”，更是成
为皇家用品，是顶级青瓷艺术品。

所谓“秘色”，是一种极为贴合中华美学
的色泽之美。唐代诗人陆龟蒙曾以“夺得千
峰翠色来”概括秘色瓷之美。秘色瓷的釉色
就好像千山翠绿，越欣赏，越能感受到充满
层次感的深邃之美。在不同的光线下，秘色
瓷制品能呈现出湖水般的碧绿，时而深沉，
时而明亮，美到不可方物。

越窑秘色瓷因为这样绝无仅有的美，
也成为九至十一世纪的高级出口品，流传
到海外之后，对全世界的制瓷业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

收藏在黄岩博物馆的这把唐穿带青
瓷壶虽然不是秘色瓷，但它的工艺同样
精湛。形状为仿皮囊式，上扁下鼓，壶颈
短细，肩部有凸出的棱线，呈皮囊缝合
状，写意传神。

虽然它的功能是个盛水用的壶，但可以
想象当年这把壶的主人在没出门旅行时，也
会经常将它拿在手上把玩欣赏。因为太喜爱
此类穿带青瓷壶，王公贵族们会将它们列入
庞大的陪葬品清单，在入土为安后还要继续

“把玩”。
宋、金两朝之后，穿带青瓷瓶（壶）产

量锐减，仅一些地方窑口还有生产，器型
和釉色都不复盛唐时那般精细，变得粗糙
不堪，穿带青瓷瓶（壶）这样的制品，也就
逐渐没落了。

仔细端详橱窗里的这把穿带青瓷壶，它
柔润的线条、饱满的状态、既粗放又精致的
气质，让人不禁感叹，正是上千年来中华民
族与其他民族乃至海外诸国不断的融合、交
流，才形成了海纳百川的中华文化。

这是何等迷人的风采和气质，这种气质
可以体现在经济、外交等大的方面，也可以
浓缩于一把穿带青瓷壶中。

唐穿带青瓷壶：粗中有细，中西合璧

台传媒记者王佳丽/文 杨 辉/摄
金，百炼不耗，奢华之色。
双鱼造型，头尾相抵，相濡以沫，意为两

姓好合，同心共挽。
霞帔坠子，一个来自霞帔底端的压脚，

却成为八百年后一场故事的主角。
这是一枚来自南宋的双鱼金霞帔坠。它

的主人，是一位22岁的少妇。

一

1970年6月6日，寻常的一天，中国人民
银行仙居县支行的员工如往常一般工作。这
天，仙居城西后岺大队送来了几件宝贝——
2对黄金鱼、6段金段、2只金戒，准备将其兑
换成现金。

工作人员收下了宝贝，不久，这批金饰被
送到临海支行鉴定。8月15日，按照当时黄金
每克3.04元计算，一共净重92.28克的黄金首
饰，价值280.53元。8月17日，银行入账。

物亦有灵，原本要尘封库房或被熔铸再
造的文物，不知被哪位有识之士发现了“真
身”。考虑到银行不便收藏文物，于是，仙居
支行向临海支行取回了金鱼和金段。

后，银行又将这批文物转交给仙居县文
化局保管。

经县文化局查证，这枚双鱼金霞帔坠应
该是张次贤夫妇合葬墓中出土。

时过境迁，物是人非，墓址已不可寻，墓
中其他物品也皆下落不明。唯剩上个世纪70
年代发现的墓砖2块、墓碑2块，保存于县文
化局，现在由仙居县博物馆接手保管。

只见这枚双鱼金霞帔坠，分为两片，每片
皆长6.5厘米，宽4.6厘米，合拢为完整帔坠。

霞帔，南宋贵族妇女的“高定”，是礼服
的一部分。贵族妇女出席正式活动时，要穿
戴霞帔。霞帔制作考究，上面有精美纹饰，穿
戴时，需要从后领绕至前胸，而霞帔下方垂
坠的装饰物，便是霞帔坠子。帔坠多由金银
所制，可以压住霞帔贴附衣服且自由下垂，
既实用又美观。

让我们仔细打量眼前这帔坠，它由金片
锤揲而成，双鱼头尾相抵，鳞片清晰可见，造
型精美，呈跃动之状，十分写实。在两鱼相对

张口嘘气处，涌起一枚花结或曰百事吉结
子，水藻直垂到底端，连接两条鱼儿。在顶
端，还留有小圆环，应该作穿系之用。遗憾的
是，其中一片尾部有断裂，鱼尾碎成了两个
小块。

南宋墓中出土霞帔坠子的并不少见，双
鱼造型的也有一些。如在福建邵武故县南宋
金银器窖藏中也发现了一枚银鎏金双鱼，湖
北黄石河口镇凤凰山南宋吕氏墓出土了一
枚金帔坠，造型都与仙居的这枚很相似。

双鱼，双伴，大抵寓意幸福吉祥、欢爱谐
美、夫妻好合。

千百年来，人们关于美好的期盼，始终
未变。

二

那一定是一个诸事皆宜的好日子，及笄
的少女要嫁给她的郎君。

她姓谢，来自临海。南宋临海望族，最有
名的当推谢氏，而谢氏之兴，则从谢深甫开
始。她的父亲，正是鼎鼎有名的谢深甫。

谢深甫草根出身，乾道二年（1166）中进
士。做官期间，他明狱辩诬，施政宽猛得中，
议事持正力争。庆元六年（1200），谢深甫官
拜右丞相。

谢氏还出了个“大人物”，谢深甫的孙女，也
就是本故事的女主角的侄女——谢道清，在宝庆
三年（1227）成为宋理宗赵昀的皇后。

不过此时的少女望不了那么久远的事，
她甚至没有机会亲眼见到谢家最鼎盛富贵
之时。

回到这场门当户对的婚礼。彼时的张谢
两家，一定在满心欢喜地筹备婚事。

在当时的嫁娶活动中，十分讲究财礼和
仪式。吴自牧的《梦粱录》里就记载了南宋杭
州一带的婚嫁风气，十分奢侈，其中金银首
饰是必不可少的，“且论聘礼，富贵之家，当
备三金送之，则金钏、金锭、金帔坠者是也。
若铺席宅舍，或无金器，以银镀代之。”

墓中出土的双鱼金霞帔坠，也许就是谢
氏当年的“三金”之一。金帔坠，双鱼戏，既代
表着张家的重视、谢氏的尊贵，也代表着对
两人婚姻的祝福，白首偕老，琴瑟和鸣。

绍熙四年（1193），她的丈夫张次贤由上
庠登进士第。庆元元年（1195）的春月，张次
贤去徽州绩溪任县尉，谢氏也跟随丈夫的脚
步，来到绩溪安家。到了第二年六月，谢氏生
了个大胖儿子，名叫庆孙。

看起来，日子就要这样美满地过下去
了，然而大抵好物难留，彩云易散，剧情马上
急转直下。

生完孩子后不久，不知是水土不服，还
是生育损伤，谢氏因病而逝，年仅22岁。令人
惋惜的是，谢氏去世后的第五十天，儿子庆
孙也跟着离开人世。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人生大悲，莫过于

此。接连的打击让张次贤痛不欲生。当年九
月，张次贤带着灵柩，跋山涉水，回到了家乡
仙居，将谢氏和庆孙葬在北山之原。

从婚礼到葬礼，从此阴阳两
隔，唯有这枚双鱼金霞帔坠终将
与她一起，埋于青山之中。

北山墓前，立有一碑，乃
是张次贤所书。“婉淑之姿，
和柔之德，期于偕老，痛天命
之叵测。”所谓天命叵测，世
事难料，白首偕老的愿望终
将破碎。

张次贤所写的这篇《宋
故孺人谢氏墓志铭》虽了了
百字，但字字泣泪，书尽了
一个年轻女子短暂的一生，
也让我们穿越八百年的时
光，望见过去的人。

三

命如朝露，人生无常，痛失
爱妻与长子，活着的人，生活还
要继续。

在谢氏死后，根据张次贤墓
志铭上所记，他又娶了郑氏为妻
生儿育女。

张次贤，何许人也？
他少有才名，是绍熙四年（1193）的

进士。
张次贤当过徽州绩溪县尉、池州贵池县

丞、房州房陵县令等地方官员，受到地方百
姓的尊敬。嘉定十二年至十四年（1219—
1221），张次贤历任监察御史、右正言兼侍
讲、左司谏。在这三年里，他先后弹劾了太常
少卿蔡辟、礼部郎官陈贵谊、赣州知州柴中
行等 18名官员。因为为官作风磊落，矢心烈
烈，在仙居历史上留有美名。

旧时，仙居县治立有两座“正谏坊”，一
座在西南街，为张次贤建；另一座在县东街，
为郭磊卿建。

说到这里，还要多提一嘴。张次贤与郭
磊卿还有点亲戚关系，谢氏是谢道清的姑
姑，而郭磊卿是谢道清的舅舅。张次贤与郭
家关系很好。

张次贤留下的诗文仅有三首。《同陈提举
庸郭安抚晞宗玩月南峰》便是张次贤与郭晞
宗、陈庸一同游览仙居胜地南峰山，在此赏月
聚会。郭晞宗、陈庸也同张次贤一样，都是清
廉之辈。《过郭继一处士草堂》则是去拜访郭
哲卿（郭哲卿是郭晞宗的第四子，郭磊卿是郭
晞宗的第五子），闲谈赏景，风雅入怀。

回看张次贤的诗，无论是《同陈提举庸
郭安抚晞宗玩月南峰》中的“山中有佳客，山
上月增明”，《过郭继一处士草堂》中的“茶熟
琴三弄，诗成酒一卮”，还是《山居杂兴》中的

“好鸟乍啼惊梦觉，可人山色入帘栊”，山川

风
月 ，

意 在
心 中 ，

在他的诗
中，既有诗

茶琴酒的文人
雅趣，也有自在得

乐的山水野趣。
根据《光绪仙居志》的记载，张次贤在光

明山的南面还修建了自己的“大别墅”——淡
园。淡园紧靠盂溪，依山傍水，园内风景
极佳，“有倚啸阁、涟漪亭、通幽处、拜石
轩诸胜”。

如果说修身治国、寿富康宁、生活娴雅
是古代多数人的理想追求，那么妻儿相伴，
好友共游，进在践行自己的从政理想，退有
仙居无限山水风光可赏，关于“张次贤”三
个字的人生，应该算是顺满矣。不过，不知
在某个晨光熹微、暮色苍茫之时，他又是否
会想起那个年轻早逝的妻子，以及早夭的
第一个孩子。

文字没有记载这份心情，我们只知道，
嘉定十五年（1222），59岁的张次贤去世了。
一副新的灵柩被抬到了北山之原，一块新的
墓碑又立了起来。

碑上如是说，“十七年正月壬寅，葬于
升平乡北山之原。娶谢氏，赠宜人，丞相益
公之女。”

（参考资料：《光绪仙居志》/王寿颐等修、
王棻等纂，《中国古舆服论丛》/孙机，《同心一
挽束千结》/扬之水，《南宋金银首饰研究》/彭
梦莹，《南宋霞帔坠子研究》/刘安娜）

双鱼金霞帔坠，见证一段八百年前的爱情

文物修复师正在对双鱼金霞帔坠进行修复。

唐穿带青瓷壶形状为仿皮囊式，上扁下鼓，壶口平整，壶颈短细。


